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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消费主义文化是现代性历程中发展出的主要的文化再生产模式。在今天,这一文化借助全球化的伪装,

推促了审美向日常生活的殖民,促进了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的进程。审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反思维度和批判面

向;应该通过审美现代性来反思、批判被消费和审美全面覆盖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,揭露作为社会生活本身

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,揭示消费时代的日常生活表征出来的审美幻象和消费政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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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一、消费文化与现代性

一般认为,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,在20
世纪20年代才在西方始见端倪,它的出现归功于

技术革命。当注重个人工作成就的价值观逐渐被

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所取代时,消费社会在20世纪

70年代才全面到来。不难理解的是,消费文化与

现代性关系的发生却远远早于这一时间。在对“奢
侈”观念史的考察中,贝里认为,奢侈、自然和理性

等概念以自己的方式共同成为记录世界观从古典

和中世纪到现代进化过程的晴雨表。[1](前言P2)“对现

代性的崛起有着各种各样互不相让的解释,争议甚

至非常激烈。奢侈名声的变化本身就可以视为这

一总体说法的一个角度。”奢侈从“古典范式”中“去
道德化”,导致了贸易的发展和对世俗生活的重估

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肯定,而这种具有鲜明“现代”色
彩的观念的生成与衍进,伴随着古典美德观和基督

教救赎观的衰败,因为后二者都代表出对物质关心

的不耻和怀疑。[1](P101-124)如果我们同意哈贝马斯的

观点,将现代性界定为一种受现代科学鼓舞而对知

识无限进步和朝着更美好的社会和道德无限前进

的信仰,把世俗现代性或资产阶级现代性,视为是

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占主流地位

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的话,那么,贝里关于奢侈

观念史演进的论述多少也切合了这样的过程。奢

侈体现着现代社会逐渐世俗化的过程,奢侈成了现

代性生成的动力因素之一。而在桑巴特那里,奢侈

竟然生出了资本主义。桑巴特认为,欧洲近代宫廷

的挥霍享受、巨额财富的积累、爱情的世俗化、城市

消费市场的形成及相应道德观念的转变,形成了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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侈产生的基本条件,也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

基础。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,“奢侈促进了当时

即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,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

…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,奢侈,它本身是非法情爱

的 一 个 嫡 出 的 孩 子,是 它 生 出 了 资 本 主

义。”[1](P160;233)在这里,他显然未能同意比他小一岁

的德国老乡韦伯关于“新教教义在现代资本主义精

神或者伦理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”的观点。他认

为,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,尤其是资本主

义经济观的对立物,而“资本主义市某种世俗的东

西,某种为地球的证明而存在的东西……但正是由

于该原因,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

来使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。”[1](P250)

作为一个与生产相对的概念,我们习惯把消费

理解为它最原初的涵义——— “消耗”、“浪费”和“耗
尽”等。我们不怀疑这种一般性的理解会导致一种

“消费在它的过程中并不创造什么”的看法。这种

看法显然是源自于对政治经济学知识的缺乏。消

费并非我们看上去的那般简单。马克思认为:“消
费直接也是生产,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

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。例如,在吃喝这一种消

费形式中,人生产自己的身体,这是明显的事。而

对于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事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

它任何消费方式都可以这样说。”[2](P8)在经济学话

语中,凯恩斯用“蜜蜂社会由于追求奢侈豪华的生

活而繁荣,又由于节俭而衰落”的例子形象地告诉

我们,“富人不消费,穷人会饿死”、“消费其实是一

种美德”、“消费也是一种生产力”。消费刺激生产,
消费需求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,是资本主义这

台巨大机器得以运转的引擎。
在对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研究中,施奈 特

(DonSlater)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成

果。施奈特认为,消费文化是西方现代性历程中所

发展出的主要的文化再制(又译再生产)模式。消

费文化的观点之所以被视为重要,是因为它几乎就

等同于现代的西方文化———想当然而是现代世界

日常生活中饶富意义的实践核心;而且更经常的与

定义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、实作与制度紧系在一

块。它是西方用来宣称本身的现代化、进步性、自
由与理性化,与世界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一角。作

为西方现代性普同化推展的观点,消费文化不但伪

装为全球化的样貌,并不断朝向全球化发展。在施

奈特看来,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亲密关系主要体现

在两个方面。其一是,消费文化的核心制度,基础

建设与实践活动萌生于现代早期,它比较像是造就

现代世界的部分力量。其次,消费文化与现代性、
现代 经 验 与 现 代 社 会 主 体 的 概 念 绑 缚 在 一

起。[3](P12-13)对我们而言,更为重要的是,施奈特发

现,20世纪80年代,在消费被人们重新发现之后,
人们已经陷入了被鲍德里亚称之为“超美学”的境

况之中。“一九八○年代也宣示着生产透过行销的

形式从属于消费之下:设计,零售,广告和生产的概

念已经成为主流,更反映在后现代理论中的符号胜

利,以及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之中。”[3](P15)

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亦可谓一个现代性事

件。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的深

入以及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取得,在中国经济取得

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,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也基

本完成了由生产向消费的转型。勤俭持家、艰苦创

业的生活观念,在拉动内需的强迫下,逐渐为人民

的消费梦想和奢侈追求所取代。消费主义意识形

态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,日常生活获得了新

的价值与意义。物质的追求和欲望的满足被合法

化之后,成为中国这列“经济快速列车”奔驰于全球

化轨道的驱动力。经济 物质的发展主义和生活方

式的消费主义成为整体性现代化诉求的一个重要

部分。消费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标志。国

家或政府能够上海“消费”①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

楼,说明我们国家正向着一个进步、繁荣的现代国

家迈进;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在自己的城市品尝来

自欧美的麦当劳或是卡布基诺,标志着我们的国民

正与世界同步,过上了高质量的现代生活。由消费

主义所激发和引导的民族国家想象与个体自我认

同正在努力建构起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的“现代性

想象”。

二、审美现代性与消费主义意识

形态批判

著名的现代性研究学者卡林内斯库认为,“美
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

机概念———对立于传统;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(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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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世界第一高楼——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,建筑主体

高度达492米,楼顶高度和人可到达高度两项指标均属世

界第一。这一高楼的建造不仅仅是一经济事件,也是一文

化事件,它可被看作是一种国家消费行为。它将以无人能

及的高度和宏伟无比的气度宣示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

下、现代性进程中和平崛起和英勇挺立的气魄与力量。



其理性、功利、进步理想)的现代性;对立与它自身,
因 为 它 把 自 己 设 想 为 一 种 新 的 传 统 或 权

威。”[4](P16-17)从这一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学现代

性包含着深刻的反思维度。“美学的现代性就其本

质而言是以否定性加以定义的:它否定资产阶级,
谴责艺术家在低级趣味主宰下的庸俗且守旧的世

界中被异化。”[5](P29)审美现代性(与上述美学现代

性同义)一开始就在现代性内部孕育了自反性的因

素和自觉的自我意识,并树立起一种鲜明的批判性

立场。“审美现代性具有自身的逻辑,这个逻辑就

是它内在的反思性……审美现代性的表征不只是

艺术自身的形态,更是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过去

和现在的反省辨析,是为现代社会提供别一种理解

和解释,提供一种关于社会生存现状新的意义和解

释”[6](P176-177)从审美现代性角度来反观审美生活转

向之后的生活世界时,我们不难发现,当今生活世

界的审美化倾向虽然受到了现代审美主义的影响,
但后者相比,二者已经有了质的区别。这其中最为

突出的一点是,从消费时代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

审美大多已不再是主体的自由自觉的精神追求,而
是异化为由消费主义和文化工业所操纵和控制的

被动选择;我们是“被消费”、“被审美”。消费时代

的审美已经不是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

如是”,“两看相不厌,惟有敬亭山”式的那种情景交

融,物我合一,充满着对话氛围和主体气息的品味

过程,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“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”
的自我确证过程,而是一种在人与物的高速流转中

身不由己地速食影像与符号而享受一瞬快感的过

程。符号和影像是欲望的旗帜。在今天,欲望已经

被消费带进意义的王国,消费通过大众传媒激发和

塑造欲望,强有力地支配人们关于生活的想象和实

践。我消费,我存在,我快乐。消费成为存在的理

由,似乎只有在消费中,个人才能获得生存的意义,
获得某种自我想象的空间。在消费成为自我价值

认同的来源时,由消费支配的欲望也便成了消费时

代审美问题的核心。
在谈到文化与意识形态时,詹姆逊指出,“在过

去的时代,人们的思想、哲学观点也许很重要,但在

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,只要你需要消费,那么你

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无关宏旨了。我们现在已

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,只有商品消费,而商品消

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。”[7](P26)作为资本主

义全球化扩张极力推行的思想体系,消费主义已经

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,甚至是一种文化

霸权。在斯克莱尔看来,消费主义所承载的已不仅

仅是百姓居家度日的伦理,它通过反映特定意识形

态的意志在人们日常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中行

使着对大众道德、思想、观念的控制与主宰。它“不
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,而且支配着整个文

化、性欲、人际关系,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。一切

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,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、一切

需要都被具体化、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,而且在于

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,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,也就

是说,被展现、挑动、被编排为形象、符号和可消费

的范型。”[8](P225)消费主义的话语体系日渐成为主

流。关于消费的一切意识形态不得不让我们相信:
“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,一场决定性的人文

‘革命’把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与舒适的消费年

代划分开来,这个年代终于能够正视人及其欲

望。”[8](P74)需要指出的是,鲍氏对消费一词的洞察

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们对于这一“欲望”
的发现。这就是伴随着消费由物质性实践向象征

性符号操纵活动的转化,欲望被消费化了,欲望被

抽象为消费对象,纳入到消费社会的“象征体系”,
置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中心,而成为消费社

会的核心逻辑,而这正是伊格尔顿所注意到的情

形:“以普遍的个体的占有形式的贪欲正在变成时

代的秩序,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社会实践”,欲
望变成了“一个晦暗不明、深不见底的物自体,开始

恶魔般地横冲直撞,毫无目的和理性地自我推进,
像一个狰狞的神祗”。[9](P273)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

文学和审美的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着鲜明的表

征和见证。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,文学和审美放弃

了形而上的思考,放弃了对崇高理想和价值真理的

探求,放弃了社会责任和宏大叙事,它疏离了政治

权力,逃避了道德理性,转而向世俗人生与日常生

活投怀送抱,追索着即时性的欲望满足和短暂性的

娱乐消遣。借助于对欲望的蛊惑,消费主义破坏了

艺术中的真理和希望,它通过消灭高雅文化中对抗

性的、间离性的、超越性和崇高性的因素拉平了文

化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,文学和审美从人文精神

的高地跌落至大众生活的弄堂。“美”重新回到了

市民百姓的日常感受经验之中,成为人们真正“喜
闻乐见”的形式。那些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感觉得到的

视像与快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日常生活的美学

现实。日常生活与美学的现实指向之间已经建立

起了一种基本的关系模式,即“审美活动跨过高高

的精神栅栏,‘化’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视觉形象;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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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内部的理想转移为视觉活动的外部现实,心灵沉

醉的美感转移为身体快意的享受。”[10]面对文化工

业对文学和审美的宰制,阿多诺曾不无悲哀地感叹

道:当代艺术对苦难的表现已经不可能是悲剧性的

了,因为已经没有更高的真理在艺术之上作为绝对

精神照耀着。在一个以享乐为荣的消费社会里,苦
难成为人们避之不及的对象,文学同样也以自己的

方式规避和化解着苦难。大众是消费社会的主体;
在消费社会中流行的趣味是大众的趣味。大众趣

味关注世俗生活和大众情怀,它是一种迎合市场需

要的均质化的趣味,它是时尚化的多样化的,它是

媚俗的,所以它又是亲和的。它(媚俗艺术)“具有

让人虚幻地逃避当今日常生活沉闷乏味与无意义

性的功能……它以‘快乐’和‘兴奋’来填满空虚的

闲暇时间,它以无数千差万别的‘美的’表象来‘幻
化’虚无的空间……它是令人放松的、使人快乐

的”[4](P271),所以它又是流行的,像快餐一样。海岩

的创造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情感消费快餐。海

岩是当代商业写作最成功的典型,他自己曾坦言,
我追求的不是不朽的作品,而是速朽。我的强项不

是质量而是速度。但他的作品同样具有市场,一部

部作品被不断搬上影视,化为更为可感的影像为大

众所消费。他的小说“俗得讨巧:让道学家看见教

化、政治家看见时代、英雄看见崇高、小人看见狡

猾、男人看见美、女人看见爱……它具有让读者爱

不释手、废寝忘食的绝大杀伤力,所以本本流行。”
它让读者们共同感受到的一样东西是:好看。

审美的世俗化、生活化和大众化弱化了文学的

审美功能,凸显了其娱乐功能,对文学娱乐价值的

崇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审美倾向。金庸的武侠小

说、琼瑶的言情小说就以其通俗性、娱乐性,在上个

世纪首开风气之先,改写了人们的文化消费趣味,
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。而如今,流行不止的对历

史和经典的戏说(如:《戏说乾隆》、《麻辣水浒》、《江
南》版《沙家浜》)和大话文艺(如《大话西游》、《大话

三国》、《悟空传》)也以其游戏消遣、玩世不恭的姿

态,新奇时尚的“无厘头”的话语方式,不断“娱乐”
着我们的麻木的神经。《Q版语文》则更是极尽“娱
人”之能事,《一件小事》(仿鲁迅《一件小事》)中的

人力车夫成为猎艳高手,被撞的可怜老妇变成了妖

艳性感的时髦女郎。《老爸的背影》(仿朱自清《背
影》)中忧郁、庄重的父亲竟在站台上被罚款后学着

周杰伦唱起了:“快使用双截棍,哼哼哈嘿!”《荷塘

月色》中的那个情趣高雅的知识分子傍晚来到荷塘

已不是在赏月,而是在放眼找 MM 而不得后,突然

想起二十元人民币有荷花图案,幻想着满塘荷花都

是人民币的“美景”。经典范本被篡改得面目全非,
成为一种完全陌生化的形式。这种对经典权威狂

欢式的颠覆和冒犯,为文本的生产和消费制造出了

渎神的快感。
与快感相联的欲望是消费主义的核心,它构成

了消费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诉求。作为消费社

会舞台上的主角,如今,它已经文学市场上隆重出

场,从时兴的“胸口写作”到“下半身写作”,它已经

尽显“风流”。“性欲是消费社会的‘头等大事’……
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得东西,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

颤音。一 切 给 人 消 费 的 东 西 都 染 上 了 性 暴 露

癖。”[8](P159)鲍德里亚所批判的这种现象正鲜明地

展现在当前文学的叙事“风景”中。也我们也无意

分析其价值立场及其革命性意义。欲望写作是商

业化写作的一种形式,传达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

态,是一种受到消费主义鼓动和市场操纵及商业炒

作的话语实践。为了诱导读者的消费欲望,印数高

达上百万册的《废都》不惜用“□□□”体现它欲纵

故擒的技术含量;史诗巨著《白鹿原》开篇即用7个

女人的故事为自己进入市场做好了铺垫;《上海宝

贝》不忘打出“美女作家”的旗号,将自己靓丽妩媚

的照片搬上封面,增加赢利的砝码;《丰乳肥臀》、
《拯救乳房》、《有了快感你就喊》、《蝴蝶的尖叫》、
《像卫慧那样疯狂》则更是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,直接

以暧昧或醒目的标题招徕读者的眼球,生产“注意

力经济”。从内容到形式,从里到外,欲望书写瞄准

的都是“欲望”背后读者的“欲望”。欲望“吁求”着
欲望。从文本的生产到消费,二者都显得足够的坦

率而自然。正像朱文在《我爱美元》中写道的那样:
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婊子成就一个艺术家的爱情故

事。这种故事一分钱两个,既批发也零售,你就慢

慢享用吧!
享用吧,消费吧,你就会感到美妙无比! 在今

天,人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并接受尼

采对于“美感”的定义———那就是兽性快感与渴求

的细腻神韵相混合,就是一切艺术中的“美感”的状

态 ———所谓美感,是从最原始的兽性需要中演化

而来,那么它必然也是在在欲望的满足中得到实

现。于是人们是如此“热衷于把外部事件与自我的

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,它只是追问‘这对我意味着

什么’”,在对“渺小和粗鄙的快乐”的无尽的追寻

中,寻找着一份“可怜的舒适。”[11](P6)而这也正是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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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库塞所揭示的发达工业文明最令人苦恼一面:它
的不合理性的合理特点:“它的生产力和效率,它增

加和扩大舒适面,把浪费变成需求,把破坏变成建

设的能力,它把客观世界改造成人的心身延长物的

程度,这一切使得异化概念成了可怀疑的。人们在

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;他们在他们的汽车、高
保真度音响设备、错层式房屋、厨房设备中找到自

己的灵魂。”[12](P9)人们关心的已不是如何通过自己

的力量去实现自我,而是如何在竞相的消费中获得

可怜的认同。人们在无穷无尽的符号消费的万花

筒面前晕头转向,无所适从,找不出去中任何固定

的意义联系。人沦为一个被消费驯化的动物,无法

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,生存失去了内在的根

基,而如稚童般沉沦于对物的把玩。“在当代秩序

中不再存在使人可以遭遇自己或好或坏影像的镜

子或镜面,存在的只是玻璃橱窗———消费的基和场

所,在那里个体不再反思自己、他沉浸于其中并在

其中被取消。”[8](P226)更为重要的是,由于欲望的永

不满足被发现了,消费社会的市场机制藉此不断地

“再生产”着这种社会关系,使其循环往复,不断轮

回。“由于个体被看作是一个消费者,现代性规划

的失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况,其中最主要的乃是

一种永远无法释缓的强烈的渴望:占有愈来愈多的

商品。人格自律、自我认识、真诚生活、人格完善,
这些个体的需求都被彻底地转化为占有并消费由

市场提供的商品的需求。然而,这种转化只是涉及

附属于商品表面的使用价值,而不涉及商品本身的

使用价值;从而这种转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贫乏的,
归根结底,它将暴露出自己的空虚性。欲望的缓解

是刹那间的,欲求永远得不到满足……市场统治在

人性的需求和个体的欲望之间划了一道裂痕,同
时,此两者的分裂也是市场得以维持的条件。市场

以它所制造的痛苦为食:由市场诱发产生的个人对

于匮乏的担心、焦虑、痛苦,释放了对于市场继续存

在所必不可少的消费行为。”[13](P253-254)

捷克著名政治家、作家哈维尔对后极权时期流

行的消费主义所做的政治学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后

极权消费社会中主体的境遇。他指出,后极权消费

社会滋生着一种畸形的、只关注个人“幸福生活”的
消费主义:“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地想着他们的家

庭和房子。在那儿,他们找到安息,他们可以忘掉

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。他

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,他
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,他们想为了自己使生活变

得愉快,修建小别墅,照料自己的小汽车,将更多的

兴趣放在食物、穿着和家庭舒适上。简言之,他们

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。”[14]在他看

来,大众消费主义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大众需求的自

发表达,而是后极权社会有意识引导的结果,是后

极权社会刻意张扬和塑造的意识形态。恶性膨胀

的消费享乐主义所构成的虚假的意识形态其实掩

盖了某种真实的支配性关系。其中,刺激经济发展

仅仅是部分的原因,更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借此把人

们的注意力从政治、社会问题那里转移开,使人们

逃避社会公共领域,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。消费自

由的代价是政治自由的丧失。“他们(指统治者,引
注)毫不犹豫地将实际上是绝望的生活代用品描述

成一种人类生活。为了平稳地操纵社会,社会的注

意力被故意转向自身,即脱离对社会的关怀。通过

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仅仅是消费品的兴

趣上,是希望使他没有能力意识到在他精神上、政
治上、道德上日益增长的被侵犯的程度。将他缩减

成一个初级消费品社会的各种观念的简单容器,是
打算将他变成复杂操纵的顺从的材料。人们被设

法变成一种消费品中的一个顺从成员。”[14]德国著

名政治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也看到了消费者社会

中人已经丧失其主体性的场景。“生活在一种消费

者或劳动者社会里变得越轻而易举,它被必然性所

驱迫的事实就越难以被意识到,甚至作为必然性之

外在表现的辛苦操劳将也几乎不为人所注意。此

种状况的危险在于,这样一个社会被不断增长的繁

殖力带来的富足搞得眼花缭乱,沉浸在一种无休止

运转的平稳过程中,它就不再能认识自身的空

虚———一种‘不能在劳动过程后把自身确定和实现

为永恒主体’的生活的空虚。”[15](P96)

哈维尔和阿伦特的分析是极其深刻的。他们

的洞察击中了我们这个消费时代的“要害”。事实

上,今天的文学和审美,在全面地世俗化之后,在全

面地铺向生活之后,已经彻底放弃了它曾有的启蒙

与批判的崇高使命。文学附合着大众和大众的市

场“过小日子”去了。它规避政治,漠视道德,对生

存中的“创伤性的内核”视而不见,对消费主义的僭

越逆来顺受,对存在中的异化缄默不语。它沉湎于

个人情感的浅吟低唱,醉心于快感的生产、狂欢图

景的制造和欲望的“完美”表达。“他们(指作家们)
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,或者在一些无

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,存在的冲突被悬置,以
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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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面的遭遇,更为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在他们

的作品中却是缄默的。”[16]而这恰恰正是消费主义

意识形态所询唤的主体“状态”,也正是隐匿在消费

主义意识形态背后的后极权主义所需要的“效果”。
世俗化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。资本主

义精神的完全世俗化是在20世纪才完成的。它在

哲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尼采发出的“上帝已死”的宣

告,它在现实中的标志就是伴随福特主义和享乐主

义的扩张而带来的消费社会的来临。在消费时代,
尘世的理想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,它消解了

宗教的动力,而代之以尘世的不可阻挡的力量。马

克斯韦伯曾痛心疾首地描述过这一过程和结局。
“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

尘世的理想起,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

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,这力量不断增长,且
不屈不饶……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

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,或者,从另一方

面说,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,从而也就不

再感受到了的时候,一般地讲,个人也就根本不会

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……财富的追求已

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,而趋于和纯粹

世俗的情欲相关联……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

这铁笼里生活;没有人知道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

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;没有人知道会不会又

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;如果不会,那么

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

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,也没人知道。因为完全可

以,而且是不无道理地,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

展的最后阶段:‘专家没有灵魂,纵欲者没有心肝;
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

程度’。”[17](P105-106)

不知道审美也是否幻想着它也已经达到了“前
所未有的文明程度”? 它在今天的表现似乎在努力

地宣示着一点。不过这样的问题显然经不起推敲。
生活世界审美化的合法性依然还是个问题。可以

辨识并指出的是,美在更多地时候只不过是消费社

会欲望机器上的润滑剂,只是欲望的感性显现。文

学只不过是消费主义和欲望联袂上演的双簧故事。
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呈现,在更多地时候只不过是消

费主义意识形态制造的一种幻象。没有任何东西

能够逃得脱资本主义世俗化、商业化逻辑无情的侵

蚀和吞噬。正像詹姆逊所言,“在全球范围内,留存

的最后一些飞地———无意识与‘自然’,或文化、美
学生产、农业———现在都已被同化为商品生产。在

前一个时代,艺术是一个超越商业化的领域,艺术

中还有一定的自由;在晚期现代主义中,在阿多诺

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的论文中,仍然留有艺术的

领地,使得它们免于商业文化(在他们看来,最典型

的就是好莱坞)的商品化。肯定地说,在文化领域

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,吸收所

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,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

化的东西。在今天,形象就是商品,这就是为什么

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,最
后,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虚有其表,而当

代伪唯美主义对它的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策略

而不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源泉的原因。”[18](P130-131)

三、结语

西美尔说,现代人对幸福的巨大渴望,既体现

在叔本华身上,也同样毫不逊色的体现在康德身

上。[19](P12)席勒一生的理想可以说就是将二者的

“渴望”连接起来,将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统一起

来,让欲念和尊敬一起游戏,达至人性存在的理想

状态。在被哈贝马斯称之为“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

第一部纲领性文件”《审美教育书简》中,席勒试图

建立一个审美的乌托邦。他期待着审美能够给人

类的“整个感受方式”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。他从

根本上把艺术视为一种“中介”形式和交往理性,并
指望着艺术能够为社会带来和谐。“对席勒来说,
只有当艺术作为一种交往形式,一种中介———在这

个中介里,分散的部分重新组成一个和谐的整

体———发挥催化作用,生活世界的审美化才是合法

的。只有当艺术把在现代已经分裂的一切———膨

胀的需求体系、官僚国家、抽象的理性道德和专家

化的科学———‘带出到共通的开放的天空之下’,美
和趣味的社会特征才能表现出来。”[20](P58)从这种

审美主义的理想来看,真正的生活世界的审美化还

远未到来,正如哈贝马斯所言,它还是一个未竟的

现代性工程。审美现代性是社会现代性的对立面,
是现代性的反思维度和否定面向。在消费主义意

识形态甚嚣尘上的今天,坚持审美现代性意味着对

由消费主义催生出来的“日常生活审美化”能够始

终保持一份应有的警觉,对被消费和审美全面覆盖

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性保有一种自觉的批判意

识。这份警觉和批判意识根植并依赖于我们对于

现代性本身的认识与理解。现代性既是建构的,也
是批判的。现代性是一种时间意识,也是一种反思

过程的开始。就此而言,福柯对于“现代性”的“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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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”对我们就很具启发性:“我自问,人们是否能把

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。
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:一些

人所作的自愿选择,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,一种

行动、行为方式。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

使命。”[21](P53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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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estheticModernityandIdeologicalCriticismofConsumeris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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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Consumerismcultureisthemainculturalreproductionmodelduringthemodernityprocess.
Withdisguiseofglobalization,thisculturehasbeenpushingandpromotingtheaestheticstothecoloni-
zationofeverydaylife,promotingtheprocessofaestheticizationofeverydaylife.Aestheticmodernityis
reflectiveandCriticaldimensionofmodernity,weshouldreflectandCritiqueoftheideologyofeveryday
lifecoveredbyconsumptionandaesthetics,exposethefalsehoodofsociallifeasanideology,andreveal
aestheticmirageandconsumptionpoliticsmanifestedinthedailylifeoftheconsumptionage.
Keywords:aestheticmodernity;consumerism;critiqueoftheideolog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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